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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坪一贯制学
校 33 名学生，韩家楼
一贯制学校 14 名初中
生，前所中心小学 1 名
小学生，右所中心小学
没有小学生……”

教育部此前提出的
“县管校聘”模式目前
在全国各个改革示范
区试点。基层教师、教
育部门希望这一政策
能尽快完善，早日推广

前所中心小学只有 1 名小

学生，仍然有 27 名教师守着；

韩家楼一贯制学校只有 14 名

初中生，17 名教师跟着 ；梁家

坪一贯制学校走得只剩 33 名

学生，还有 39 名老师；右所中

心小学连一名小学生也没有，

却还“整建制”地保留着 26 名教

师……

新一代农民的眼
界、见识和追求，与老
辈已迥然不同。除了自
己“走出去”，普遍做法
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
子上个好学校

▲

山西五寨县右所中心小学，闲置的教室要么
空空荡荡，要么堆满旧桌椅。摄摄影影：：本本报报记记者者谢谢锐锐佳佳

本报记者谢锐佳、吕梦琦

朱烘丙是最早到校的学生，也是最
晚到校的学生，因为他是全校“硕果仅
存”的一名小学生。

“除了缺学生啥都不缺！”山西五寨
县城旁的前所中心小学校长李宝林一边
从里面打开落锁的小学大铁门一边说，
“其实我们学校的硬件是很好的，各种配
套设施也比较齐全。”

这里地处晋西北黄土丘陵，属于国
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县，但前所
中心小学紧挨着五寨县城，看起来条件
还真不差，色彩鲜艳的 3 层教学楼瞧着
很提神。唯一让人觉得“不对劲”的是校
园空空荡荡，没有人气。

前所中心小学只是一个缩影。从山
西、宁夏，到福建、重庆、湖南……一场乡
村小学“减员潮”正在加速度席卷全国，
多轨制(一个年级多个班)变单轨制，一
个班里只有一名或几名学生，甚至一个
学校只有一个学生，“空心校”正在大量
涌现。

书声不再琅琅

“学生都走光了。这是幼儿园。”李宝
林校长指着一层靠楼口的教室说。屋里，
八九个娃娃在老师的指导下正在动作各
异地扭起“舞”来。

再往里的一间大教室，只摆了两套
桌椅，一位女教师在给两名小朋友上课。
“那位男孩就是朱烘丙，一年级。小女孩
是大班，陪读的。”李校长介绍说，前所小
学现有 29 名教师，就朱烘丙一棵“独
苗”，无奈之下只好办起了幼儿园，让无
生可教的老师当起了幼教。

即便这样，也只招来 27 个幼儿。
“创新幼儿教育，发展小学教育”，这是

李校长用A4纸贴在墙上的“办学目标”。
“没有学生了嘛，只能实事求是。”办

幼儿园成小学校长“主业”、“发展小学教
育”成小学“奋斗目标”，面对记者的惊
诧，李校长略显尴尬。

距前所中心小学仅几分钟的车程，
是右所中心小学。

这是上午的上课时间，学校的大铁
门照样落了锁。大门上的校名部分被广
告盖着，难以辨认。两层的教学楼涂着醒
目的彩绘，楼前空地上摆放着供幼儿们
玩耍的滑梯。

如果你觉得这个“氛围”更像一所幼
儿园而非小学，那你的感觉是对的。

因为这所村小“更彻底”，干脆就连
一个小学生也没有。

跟前所中心小学一样，右所中心小
学也只好“幼儿化”。但是，依然没有多少
幼儿来上学。小班、中班、大班、学前班，
每班学生基本上掰手指头就能数清。

在二楼一间空旷的教室，一师对三
孩。“这是学前班。”校长杨海清介绍说。
他的身后，门楣边上“一年级教室”的牌
子都没换。

“闲”下来的教室有的供幼儿使用，
有的堆满了课桌椅。幼儿小朋友们直接
用哥哥姐姐们的大课桌，好点的，换些稍
矮的塑料桌椅。

“鼎盛”的时候，前所中心小学有
160 多名小学生，右所中心小学也有 70
名小学生。

如今热闹不再，中心小学变成了“空
心”小学。

“梁家坪一贯制学校 33 名学生，韩
家楼一贯制学校 14 名初中生，前所中心
小学 1 名小学生，右所中心小学没有小

学生……有的情况没这么严重，但也好
不了多少。”山西五寨县教育局普教科科
长徐建忠如是说。

“过去是缺设施、缺老师，现在是缺
学生。”一位农村小学校长叹息。

学生去哪儿了

五寨地处山西北部，老天对这块土
地算不上慷慨，这里以石山丘陵为主，风
沙大，雨雪少，气候冷凉，中原随处可见
的小麦在这里却不适合种植，农民只能
种植土豆玉米或小米。

地太薄，养不住人。走出大山，是多
少辈人的梦想。

上咀村，在一条两边是黄土丘陵、稀
疏植被的山沟最深处。在村口采访留守
老人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本村一名已经
成功“走出去”的青年人宫瑞兵。谈吐自
如的他衣着整洁讲究，与衣服上结着锃
亮污渍的留守老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宫瑞兵前几年在县城做生意，看中
村里的草场又只身返回来贷款养牛，爱
人则在县城租了间小房子，“专职”给在
县城实验小学上学的 9 岁孩子当陪读。

记者跟访了各地多位“陪读妈妈”。
她们都在城里租着小房子，生活都过得
甚是不易。石楼县龙交乡下庄河村村民
郭秀林已经在城里陪读了 7 年，租住在
县城边一间 30 多平方米的民房里，条件
十分简陋。虽然才 43 岁，但已头顶白发，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

“为了孩子嘛，苦点没事！”宫瑞兵呵
呵地笑着。

在“世界是平的”的互联网时代，新
一代农民已不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
他们的眼界、见识和追求，与老辈已迥然
不同。像宫瑞兵一样，即使是在偏僻闭塞
的大山深处，年轻一代大多也不愿再守
着几亩薄田，不愿意后代永远被困在大
地的褶皱之中。

宫瑞兵的“路子”颇具代表性。除了
自己“走出去”，这一代年轻人的普遍做
法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个好学校。

吕梁市交口县双流镇梁家沟小学，
去年尚有“独苗”一棵，今年彻底“清零”，
不得已转办幼儿园。可记者看到，校园里
空有崭新的滑梯玩具，根本就见不到小
朋友。“都到镇上上学了！”村支书说。

当年白求恩抢救伤员做手术的吕梁
市岚县岚城镇前庄村，全村 700 多口人，
大公路穿村而过，离县城仅 10 余公里。

从几公里以外办公点赶来的岚城镇
中心校校长李贵珍，带我们来到他下辖
的前庄村教学点。

教学点看不到牌子，“校园”里则散
放着黑乎乎的煤块、各式农机具。

在一间被摩托车、破纸箱、旧课桌椅
占据得只剩三分之一的“教室”里，一名
年轻女教师对着 4 名学生在上课。部分
墙皮脱落露出的青砖在老师后面形成一
个巨大的叹号。

虽然只有 4 名学生，却分成一、三、
五 3 个年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复式班。

“农村变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

留不住娃。”前庄村支部书记程润珍告诉记
者，村里现在一共有七八十个小孩子，除了
4个在村里、十几个在镇里上学外，其余五
六十个都在县城读书，由家长陪读。

移民搬迁进城、育龄人口减少等，也
是农村生源锐减的原因。

“少数还在本地上学的，基本上都是
大人没能力接送的留守儿童。”岚城镇中
心校校长李贵珍说。

从前庄教学点开车几分钟，就到了
岚城镇上的岚城明德小学，也是李贵珍
校长办公所在。岚城镇曾是岚县县城，经
济实力较强，而岚城明德小学已有百年
历史，拜山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所赐，软
硬件并不比城区学校差多少，周边不少
村庄，包括前庄村的一些适龄儿童也到
这里上学。即便这样，也避免不了学生绝
对量逐年减少的命运。“教学质量再好，
人也不一定回来。”岚城明德小学牛校长
认为城镇化的趋势挡不住，家长只要有
能力，就往条件更好的学校跑。

随着农村中小学学生数量大量减
少，如今农村的不完全小学、复式班，正
在由过去的偏远山区向城区附近递进。

此前，新华社记者调研了解到，宁夏某
地级市全市学生人数在 10人以下的学校
有 120多所，占全市农村小学总数的 15%
以上。福建永泰全县有农村学校 78所，其
中只有一名学生的“单人校”就有 19所。

城镇化像势不可挡的洪流，将乡村
孩子从乡村小学推搡出来，涌进城里的
各所学校。

重庆云阳县对部分乡镇 5 年内中小
学生源流向初步统计显示，15% 左右的
学生随父母转移到大城市读书，30% 的
学生转移到县城就学，而转移到相对较
近、花费较少的乡镇中小学就读的学生
超过了一半。

位于京广线上、《三国演义》里庞统
当过县令的湖南耒阳，由于本地农民等
外来人口进城迅猛，如今已成湖南城区
人口最多的县级市，城区学校也跟着膨
胀，蔡子池中学因学生众多，一度被当地
人称为“亚洲最大的初中”。

农村学生的迅速流入，造成不少县
城和中心乡镇中小学校出现了突出的
“大班额”现象。

小学标准班额为 45 人，初中标准班
额为 50 人。重庆奉节县公平镇公平小学
一年级招生的时候尚能严把标准班额
关，但越往高年级，转校插班生越来越
多，六年级学生最多的班能达到 70 多
人，学生课桌间隔不足 60 厘米。湖南耒
阳城区公办学校小学平均班额 72 人，多
的达 83 人；初中平均班额 71 人，有的甚
至达 78 人。

湖南省娄底市城区一所小学，前些
年甚至不可思议地出现过“百人班”。

村小“空心”之后

【“落单”学生教不好】相对于城里广
受追捧的“一对一”教学，一些农村小学、
教学点的学生远比城里孩子“奢侈”———
由于学生数量锐减，像前所中心小学，甚

至已是“几对一”。
从表面上看，这更有利于老师根据

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提高教学质
量。但基层教师却普遍反映，实际情况并
非如此，虽然教学的针对性有所提高，但
推行课程改革的难度却加大了，无法满
足素质教育的需要。

在五寨县梁家坪一贯制学校，记者看
到这里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里面稀稀
拉拉坐着几个学生，六年级更是只有一名
叫宇慧的女学生，五六个老师教她一个
人。虽然是一对一授课，但 12岁的宇慧告
诉记者，她并不喜欢这样的课堂，觉得上
课一点儿意思也没有，连个同学也没有，
下课也没人和她一起玩，她大多数时间只
能一个人坐在教室里。

“因为缺少同学圈、朋友圈，有些孩
子性格变得比较内向，不太愿意主动与
人交流，长期下去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性
格养成，也会导致课程改革难以推行，因
为课改需要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
一点老师无法代替。”该校教师梁瑞卿
说。

走访多所生源流失的农村中小学，
记者普遍感到教学氛围比较沉闷，学生
和老师之间缺乏互动，教学方式也很单
一，让人感受不到课程改革带来的变化。
“新课改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交流与合作
等能力的培养，但一个班就那么几个学
生，连分组讨论的人都不够，学生怎么积
极得起来。”平顺县芣兰岩乡小学校长王
忠平说。

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等，也被“省
略”了，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更是这些孩
子遥不可及的“梦想”。

【校舍设备成摆设】农村小学“空心
化”，“落单”的学生不仅教不好，没有人气
的学校更是成了巨大的教学资源浪费。

坐落在吕梁山区的临县白家坪小学
有一座二层教学楼，是村里最漂亮、最现
代的房子。如今，这里已经没有了学生，
课桌椅都堆在院子里，教室内晾晒着玉
米等粮食，整个学校成了留守老人白继
年的家。

这种人去楼空的情况在吕梁、太行
山区普遍存在，大量校舍被闲置，得不到
有效利用。记者调研发现，尽管国家对贫
困地区的农村教育很重视，资金投入也
很大，但也遭遇低效，甚至无效的尴尬，
浪费十分严重。不少贫困县没有及时考
虑实际需求的变化，大量新建校舍，等校
舍建好了，学生却走光了，投入的资金白
白打了“水漂”。

此前，新华社记者在宁夏调研发现，
一些农村“麻雀”小学，学生越来越少，但
各类投入却越来越多。在一所农村小学，
政府财政投资 65 万元新建了 4 栋整齐
的校舍，共 24 间教室。但仅仅一年后这
个学校就只剩下 4 名学生。让人哭笑不
得的是，后续加盖保温层等基础设施投
入仍在进行。

“鸵鸟的装备套在麻雀身上”，这种
资源浪费目前仍在持续。一些农村乡镇
中小学明明只有十几个、几十个学生，也
要占用一座庞大的校舍。山西忻州市五
寨县梁家坪一贯制学校副校长王子明告
诉记者，他们学校现在只有 32 个学生、
39 名教师，一年运行下来，仅供暖费等
开支就要花费近 10 万元。

【教师缺乏“存在感”】几名甚至几十
名老师围着一个学生转，面对讲台下屈
指可数的学生，“没人可教”的农村教师
也越来越缺乏“存在感”。

在吕梁山区的五寨县明德中学，
1990 年出生的特岗教师王俊丽告诉记

者，自己大学毕业后曾在一所县高中当
过临聘教师，班里五六十个学生，有问有
答，气氛活跃，而在这里只教 3 个学生，
没有存在感。

位于太行山区的平顺县芣兰岩中
学，原有 10 名从高校毕业生中招聘到西
部农村任教的特岗教师，现在走得只剩
下 5 名。“有的来时高高兴兴，一接触落
差很大，哭哭啼啼，感觉没有希望，干脆
辞职。”该校校长傅进红说。

“完全是大材小用，而且也用不好！”
右所中心小学校长杨海清，因为“没有小
学生”，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园长”，小学
老师则当起幼儿小朋友们的“阿姨”。

小学老师就地转型当起幼儿教师，
不仅存在资质问题，老师们普遍有一种
乏力感。

“虽然教幼儿不需要太高深的知识，
但小朋友也不是那么好‘哄’的，也需要专
业知识。”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还效果
不好。

手下教师多达 26 名，学校设施齐
全，却无生可教，资源严重浪费让杨校长
既可惜又尴尬。

“其实，如果能有校车把这些‘零散’孩
子接到附近条件好的学校上学，学生‘落
单’、教育资源浪费、老师‘缺乏存在感’这几
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一些基层教育
工作者为解难题支招。

而这不仅需要“搬动”沿袭多年的老
办法，还将面临校车投入、管理等新问题，
非改革不可为。

重整城乡教育布局

前所中心小学只有 1 名小学生，仍
然有 27 名教师守着；韩家楼一贯制学校
只有 14 名初中生，17 名教师跟着；梁家
坪一贯制学校走得只剩 33 名学生，还有
39 名老师；右所中心小学连 1 名小学生
也没有，却还“整建制”地保留着 26 名教
师……

农村孩子进城，农村学校“空心化”、
教师“无事”的另一极，则是城区学校的
“人满为患”和教师资源短缺。

“民间自发的力量挡不住，‘教育城
镇化’实际上已经走在城镇化的前面，教
育成了推进城镇化的‘驱动器’。”根据多
年的观察，“老教育”山西省岚县教育局
郭局长有自己的见解。

自 2001 年提出农村“撤点并校”，一
批弱小的农村校、教学点纷纷成为历史。
尽管由于一些地方撤点速度过快引起争
议甚至批评，但即使是那些苛刻的评论
员，也不得不承认“撤点并校”总体上有
利于农村教育质量的提升。

这一阶段，主要是农村校之间教育
资源的调整。

随着城镇化车轮的滚滚向前，随着
大批农村人拖家带口义无反顾地进城，
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城拥挤、乡薄弱、村
空壳”的校园新现象。

调研发现，新一轮中小学布局调整，
“主战场”已经从以前的乡镇间转移到城
乡间。

城乡教育布局要因时而变，道理
浅显，但真动起来，拦路虎却不少。

“在目前的体制下，教育局要动一
名教师，的确不容易。”面对一边缺教
师一边教师“闲着”的境况，五寨县教
育局薛局长却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
手，“从道理上讲，教师资源应该最优
化，教师富余的学校应该匀一些老师
到师资匮乏的学校。但现在每个学校
都有具体编制，你动一个人，涉及编
办、人事局、财政局等部门，哪一方不
点头都不好办，难着呢。”

其实，五寨前所中心小学、右所中
心小学和第五小学三座学校挨得很近，
站在右所中心小学空教室窗前，能清楚
地望见不远处县城崭新的第五小学。在
校长们看来，原本，这几个小学该撤的
撤，优质资源完全可以整合在一起。

但这几里路，硬是“跨”不过去。
需要“跨越”的，不仅是让人挠头

的编制，还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乡镇
区划调整等。

“教育局唯一能比较方便使用的
手段是借调。而借调，也只是权宜之
计，牵扯到工资、考核、管理，也不好
弄。而且借调个别人可以，大规模借调
就不现实了。”薛局长还另有苦衷，“也
担心村民反对。因为历史上村里一直
就有小学，有村民说，万一明年后年有
人在外面过不下去孩子回村里上学
呢，你把学校撤了他们上哪儿上学？”

薛局长的苦恼，不单是他一个局
长的苦恼。

“确实不好办，主要是机制体制问
题！”对冗余教师的调配问题，山西省
岚县教育局郭局长也感到异常棘手。
郭局长说，岚县倒是没有“几十老师围
着一名小学生转”这种极端状况，但近
些年同样也面临一些小学和教学点生
源严重流失、教师冗余的情况。

大家笑称，能否合理调配教师资
源，某种程度上是在考验教育局长的
“公关能力”。

“只能用笨办法，就是一个部门一
个部门做工作，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协
调争取。”郭局长坦言自己用了九牛二
虎之力，才把全县教师基本调配妥当，
“有时是拍了桌子的！”

“一个县的编办也就几个人，哪
有精力知道这个学校需要多少人，
那个学校需要多少人？况且编办也
不仅仅管教育这个口。管个大数就
好了嘛。现在都在提倡简政放权，这
块就最需要简政放权！”不少基层教
育工作者都有同样的呼声。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
此前提出的‘县管校聘’是一个好办法。”
郭局长说，“‘县管校聘’使教师由‘学校
人’变为‘系统人’，县级教育局科学合理
统筹调配教师的自主权大大增加了，不
再受制于学校编制，在管理上不会再出
现‘动’不了一个人的尴尬，对于目前处
于急剧变动的生源增减，能快速反应，
不至于再出现那边教师没活干、这边有活没
教师的困境，优势非常明显。”

据悉，“县管校聘”模式目前在全
国各个改革示范区试点。基层教师、教
育部门希望这一政策能尽快完善，早
日推广。

“我是希望它能快点下来，这样就
不用把大量时间用在磨嘴皮子协调这
件事上面了。”郭局长对“县管校聘”充
满期待。

五寨县教育局薛局长说，他也准
备就“县管校聘”、优化教育布局等向
上提一个参考方案。

前所中心小学“独苗”朱烘丙会告
别孤独，转入正常班级认识新伙伴吗？
那些像前所、右所中心小学一样“空
心”了的小学的教师们，能顺利调配到
合适的学校找回“存在感”吗？

闷热的暑假过后，或许有个好的
答案。（参与采写：段羡菊 、晏国
政、陈国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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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单”学生教不
好，空置校舍落灰尘，
闲置设备成摆设，教师
缺乏“存在感”……村
小“空心”之后出现的
新难题亟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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